
蒸花馍蒸花馍

花馍是广泛流传于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的
一种民俗艺术品，流传了千余年。花馍可赏、可吃，
2008年已经被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旧时的农
村，过春节要蒸大馒头、枣花馍、元宝馍、布袋馍；元宵
节要做羊、狗、猪、鸡类的花馍送给小孩；清明节、乞巧
节、中秋节，婚丧嫁娶、祭奠祖先、老人过寿、小孩满
月，但凡您想得起来的中国节日，都有它的俏模样。

会做花馍的人，被人称为“巧儿”，别看人家没纸
没笔没进过绘画班，做的花馍一样活色生香、美得不
要不要的。

做花馍需要在头一天晚上把酵子发上，等到第二
天早上，早早起来用温水加面，再加一点食用碱面开
始制作。发酵好的面，通过揉、捏、揪、压、搓、按等手
法，借助剪刀、梳子、筷子等剪、切、挑、拨、刻，再用花
椒籽、红豆、绿豆、大枣等加以装饰，制作成花馍的雏
形，然后上锅蒸熟，涂上各种可食用的颜料，一个个五
颜六色、造型各异、形象生动的手工大花馍就好啦！

花馍上的五彩缤纷，能不能吃？答曰：能。那都是
食物颜料，都是从食物果蔬中提取出来的。有了它们，
金黄的刺猬、白胖的小猪、枣花馍、寿桃馍、龙凤呈祥、
锦上添花、五福拜寿……当初软塌塌、不起眼的馍料，
进蒸笼一过堂，出来立刻神采飞扬，成了众人眼前的
焦点！ （《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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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牌符牌、、牙牌与腰牌牙牌与腰牌
先说符牌。符牌

最早是兵权及君权
的象征。珍圭与牙璋
都是符牌的一种。秦
汉以降，符牌的形制
衍生出节、虎符、竹
使符等门类。苏武持
节出使匈奴，所持的
节正是这种符牌，大
致为一根长八尺的
竹竿，其上装饰着旄
羽，代表皇帝的身
份。虎符与竹使符则
多为兵符，从“铜虎
符第一至第五，国家
当发兵，遣使者至郡
合符，符合乃听受
之”“竹使符出入征发”等记载来看，两者一主发兵、一
主征兵，均有通过“两相堪合”以防伪的功效。兵符多
以虎形为主，后又有鱼符、龟符等形制——不过无论
何种样式，这些符牌都与身份证的内涵相去甚远。

随着岁月的流逝，符牌渐渐与官员的身份有了交
集。唐朝时，朝廷为了“明贵贱，应召命”，根据官员不
同的品级发放金、银、铜制的鱼符，其中五品以上的官
员还佩有专门的鱼袋。鱼符分左右，左符放在内廷，右
符由持有人随身携带，需要时“两相堪合”，便能确定
持有人的身份了。

到了明清时代，这种符牌渐渐褪去了唐宋的古
韵，最终演变成牙牌与腰牌。明朝牙牌上除了朝臣的
姓名和官职，有时还会刻上使用范围与禁令；清朝腰
牌就更为完备，还加上了编号、年龄、相貌特征、发牌
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后世的身份证已经大同小异。

即便如此，牙牌与腰牌也不宜被视为中国古代的
身份证。这些符牌所证明的并不是某一个体的身份，
而是某一阶层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牙牌、
腰牌与朝臣的补服一样，首先代表着官员的等级地
位，而防伪功能只是基于这种等级地位的自然延伸。
手握符牌的人，不是“有身份证的人”，而是“有身份的
人”。 （《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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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博物馆民俗规划展展出的花馍
记者 刘亚 摄

中国没有感恩节，但是在中国
的传统文化中，感恩、报恩一直都被
人所提倡，一些关于报恩的历史人
物也一直被人们所铭记。

春秋时期晋文公：
许诺作战时退避三舍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中记载
了这么一个故事：春秋时候，晋献公
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
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
出了晋国，在外流亡十几年。经过
千辛万苦，重耳来到楚国。一天，楚
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酒叙话，气
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你
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该怎么
报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说：“美女
侍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
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
产，晋国哪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
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
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
吧？”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
福，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
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之间发生
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

（一舍等于30里），如果还不能得到
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4年后，
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
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

公元前633年，楚国和晋国的军
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
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90里，
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
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
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
大破楚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战国时期如姬：
助信陵君窃符救赵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很多人
都听说过，但是故事中有个至关重
要的人物却常常被人忘记，那就是
当时魏王的宠姬如姬。当年如姬为
求报父仇3年而不得，魏王也毫无办

法，就求到信陵君。信陵君果然为
她报了父仇，如姬感激涕零。后来
信陵君为救赵之事苦恼，欲夺晋鄙
兵权的时候，信陵君的一个门客想
起这件事。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
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
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
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
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
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
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
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
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
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
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从
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
与公子。”

“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
短短11个字，就把这段惊心动魄的
故事掩去了。史书上对这个女子的
记载似乎就到此为止了。她的命运
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窃符
救赵后信陵君10年不敢归国，由此
可见，恐怕如姬性命也难保全的。

三国时期臧洪：
天下首屈一指的义士

《三国志·魏书七》中记载了两
个人，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吕布，另一
个是籍籍无名的臧洪。臧洪少有才
名，中平末年辞官回家，被广陵太守
张超聘为功曹，在酸枣之盟共讨董
卓中，臧洪更是作为上坛领誓之人
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当时，张
超留在了陈留，派臧洪前往幽州联
络大司马刘虞。臧洪到达河间国
时，恰逢袁绍与公孙瓒交战，臧洪无
法通过，恰好袁绍在那里。这时青
州刺史焦和病卒，袁绍任命臧洪为
青州刺史。在臧洪的治理下，青州
呈现出新的面貌，“群盗奔走”。袁
绍改任他为兖州刺史部的东郡太
守。

公元195年，曹操在雍丘包围张
超。张超对部下说道：“这种情况
下，也许就臧洪会来救我吧。”部下

都认为袁绍与曹操的关系非常密
切，而臧洪又被袁绍所重用，一定不
会自毁前程而远来赴难。张超说：

“子源（臧洪的字）这个人，是天下首
屈一指的义士，绝不会背弃自己的
原则。只可能会被袁绍约束，来不
及救我。”

果然，臧洪听说张超被围，危在
旦夕，光着脚大哭，立马要率领所部
兵马前去救援，又向袁绍请求增加
军队，袁绍当然不会答应，最后拖了
3个月，雍丘被曹操攻破，张超一家
被灭族。臧洪于是对袁绍充满了怨
恨，他宣布与袁绍断绝关系，这就等
于宣布东郡独立。袁绍亲自带兵前
来问罪，臧洪后来被袁绍所杀。

后汉皇帝石勒:
救恩人性命并让其做官

南北朝时期，许多人“朝为田舍
郎，暮登天子堂”。几乎所有的开国
君主在其建立功业的时期都有高于
旁人的起点。而石勒的特别之处在
于他的起点远低于他人。

石勒出身于山西一个卑微贫困
的羯族家庭，从小就在地主家砍柴
种地做佣工。在年少时，同村有一
个汉族地主，名叫郭敬，对石勒很是
照顾。一段时日之后，石勒因饥荒
战乱而流落到异乡，竟然又偶遇当
年的地主老板郭敬。郭敬看石勒大
为同情，就买了吃的穿的接济石勒。

公元313年4月，石勒与西晋军
队在河北交战，大败西晋的青州刺
史李恽，准备把战败的军队几千个
汉人全部坑杀。当他骑马走过即将
处死的汉人军队的时候，忽然在人
群中发现一张憔悴枯槁、有点熟悉
的面孔。这不是10多年前的同乡和
旧老板郭敬吗？石勒立刻派人释放
郭敬，命令好生伺候。然后又赦免
本来要全部坑杀的几千士兵，拜郭
敬为大将军，让他统领这支军队。
石勒称帝后，郭敬还做了后汉帝国
的荆州刺史。

（《齐鲁晚报》）

历史上的报恩故事历史上的报恩故事

在很多朝代，不仅仅是皇帝出
门要清道，官员出行也有讲究，有专
人喝道鸣锣。《周礼》记载，周朝高官
上街，即有吏役在队伍前面“掌执鞭
以趋辟”。汉代以后，用鞭子的少了，
取而代之的是喝道，也就是用嗓子
喊。清代时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市面
也越来越喧嚣，光靠嗓子很难让路
人及时回避，于是就有了鸣锣。据载，
鸣锣的次数与官职高低有关，州县
官上街，仪仗鸣锣七下，谓之“打七棒
锣”，意思是“军民人等齐闪开”；道府
官上街则“打九棒锣”，意为“官吏军
民人等齐闪开”；提督巡抚上街要“打
十一棒锣”，意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
齐闪开”；若是都统以上官员上街，更
是要“打十三棒锣”，意思是“大小文
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老百姓得
把鸣锣次数的不同指代记住，听到
声音就得自觉退让或跪拜。

“回避”和“肃静”这两块在影视
剧中常见的牌子，当然也真实存在。
明清时的官员仪仗，有对旗、对锣、对
牌、对伞、对扇、金瓜、月斧、朝天镫。
其中对牌上面就写有官阶名和“回

避”“肃静”等。
帝王出行时的交通管制属于

“高级别”，平日里则有严格系数相对
较低的交通规则。目前陕西灵崖寺
大殿左夏房有石刻的《仪制令》，上有
4行小字：“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
去避来”，即古代的日常交通规则，意
即一般平民百姓要给官员让路，年
轻人给长者让路，轻装车要给载重
车让路，出城的要给进城的让路。其
中，“贱避贵”就是根据等级而定的回
避制度。宋太祖赵匡胤曾规定，“大小
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

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
行”。明朝也有严格的“避轿制度”，凡
官职低的官员乘轿出行，在路上碰
到官职高的官员，一律都要停下轿
来避到路边，官职低的官员本人还
必须来到大街边上迎着上级官员的
大轿挺身长跪，待官职高的官员过
去，方可重新上路。官员尚且如此，老
百姓更不用说。清朝规定，军民人等
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必须立即
躲避，不许冲突，若有冲撞，将被治
罪。

（《解放日报》）

古 代 的 交 通 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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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湖区博物馆展出的
明代象牙腰牌

记者 刘亚 摄


